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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监狱系统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








“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”





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。要了解更多真相，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www.minghui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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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明德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死人床


（呈“大”字型绑在抻床上）





【明慧网】中共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，为达到所谓“转化率”使上级满意，动用了各种酷刑、药物摧残等方法残害法轮功学员，使狱中法轮功学员精神及身体上遭受极大痛苦与伤害。与酷刑迫害相比较，药物迫害更加阴毒。许多法轮功学员虽然遭受了此种迫害，自己却不是很清楚，而且有些药物有潜伏期，有的当时发作，有的半年、一年后发作。


尽管明慧网上经常会有法轮功学员遭受药物迫害的案例曝光出来，但是由于监狱的环境封闭，狱警采用此种阴毒做法好操作，隐蔽，不留证据。种种因素造成了曝光出来的案例，可以说只是一少部份，与真实情况差距较大。最近，从不同渠道获悉：天津监狱系统对法轮功学员普遍施予药物迫害。


药物迫害在天津监狱普遍存在


一位被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，他的家人从监狱系统内部获悉，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普遍强制用药。狱方的意思是：必须给法轮功学员强制用药，否则不好“管理”。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为此非常担忧，该法轮功学员曾经在监狱被关押迫害。家属已注意到他从监狱回来，脑子已不如从前，这一次再被迫害，性命堪忧。


还有一位曾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多年迫害的女性法轮功学员，用她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证实：无论你是否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还是被迫“转化”，每一位在天津女子监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强制用药。


在天津女子监狱，法轮功学员会遭受各种酷刑迫害，长期的长时间的奴役劳动，长时间的被固定姿势、罚站、坐小板凳，拳打脚踢、吊铐、单独关押迫害、冬天光脚站水泥地，野蛮灌食、饥饿、熬夜、绑死人床、冷冻，不许洗澡，不许沾水，更加邪恶的是，不允许解大小便。来月经不许用纸，顺着裤子流。


长时间的肉体和精神的摧残，使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。这时候狱警就会表现出假意的关心，比如量血压，然后就逼迫每个人都吃药，说是怕血压高。有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拒不吃药，恶警就会指使犯人往法轮功学员的稀饭、馒头、饮水及输液中投放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、性药、不明药物。


这位女性法轮功学员说：在高压洗脑和酷刑迫害下，被迫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，狱警们并不放心，因为她们知道没有哪个法轮功学员是真心放弃信仰。所以，对那些已经写过保证书的法轮功学员仍旧施以药物迫害。在天津女子监狱，都是包夹给法轮功学员打饭，饭里放了什么自己根本就不知道，就是感到记忆力减退，不记事，还总拉肚子，四肢无力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察觉饭菜中有药。


这些阴毒的做法导致法轮功学员精神失常、反应迟钝、头痛欲裂，有的眼睛不停地流泪直至失明、下肢没有知觉、患高血压、心脏病等，还有的整天大脑昏昏迷迷、记忆减退、每天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、目光呆滞。


几个例子


1、武清区法轮功学员姚士兰在监狱里绝食抗议八个月，大概七个月左右，狱警说她体检身体出毛病必须住院治疗。入院后开始输液，狱医给她输了十几天的不明药物后，姚士兰开始发烧、昏迷。大夫说：她身体太差了。又下鼻饲灌食，又输了两天的氧气，姚士兰就不能说话了，经常昏迷，在她昏迷不醒之时，狱警强行按了她的手印，以逃避“责任”。


2、武清区法轮功学员杨健在狱中有一次被九个警察用不明药物打眼睛、打鼻子眼，使杨健不能呼吸，人就象死了一样，警察以为人已死，等她醒来警察已经给准备寿衣。


二零一三年一月十日，杨健父母接到天津市女子监狱电话通知，杨健已被迫害致精神失常送入监狱医院。


3、南开区优秀教师张玉兰被中共人员操控法院枉判八年，历经酷刑折磨。长期的迫害，使得张玉兰的身体极度消瘦、憔悴。恶警和包夹就借机用强制的手段给张玉兰灌药、打针（注射不明药物）。每每被灌药打针后，张玉兰就开始难受，四肢无力、恶心、又拉又吐，浑身颤抖，再后来眼睛看东西就模糊了，本来睡眠很好，强制用药打针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浑身颤抖的越来越厉害。就这样张玉兰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心里很难受，站起来的时候，腿就象两根直棍子一样不听使唤，眼睛也越来越看不见了，也不能入睡，不想吃东西，感觉很难再活下去了。慢慢的张玉兰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，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了，两腿也走不了路了，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全身哆嗦。


4、天津市宝坻区法轮功学员唐忠贞在监狱被迫害失眠，精神每况愈下。监狱对唐忠贞的迫害起初是无理由长时期罚站，现在每天要长达12小时的劳作，做不到规定数量，不让购物。最后被迫害的失眠，狱警就给她吃不知道名字的所谓“睡觉药”。至于在长时期罚站或每天要长达12小时的劳作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会导致失眠？是否也象张玉兰那样被偷偷的服用了不明药物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
5、法轮功学员徐雪丽于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判刑八年，在天津女子监狱中曾多次被迫害的生命垂危，徐雪丽出狱前三个多月，突现心脏病症状，被送到监狱新生医院强迫输液，不明液体刚输进血管，徐雪丽感觉头像炸了一样，眼睛都要冒出来了。从那以后精神状况越来越差，狱警强迫她继续吃药，徐雪丽非常害怕那种使自己非常痛苦的不明药物，包夹犯人送的水里经常有不明沉淀，吓得徐雪丽水都不敢喝。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狱时，只剩77斤的徐雪丽被两个人架出监狱，随后出现严重精神病症状，感觉自己脑袋里有摄像头，不敢看东西，感觉有东西在身上爬。每日极度紧张、恐惧，精神失常。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迫害成这副样子，非常难过。母亲流着眼泪说“太可怜了，太可怜了！”


司法局监狱管理局监狱是一个犯罪链条


操纵监狱狱警的背后真凶，是监狱管理局和司法局，它们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体制。有狱警曾非常肯定的对法轮功学员家属说过，监狱管理局给监狱下达了《加强监管改造法轮功学员的若干规定》。有上面撑着，监狱才敢无所顾忌使用各种卑鄙手段，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
为了监督这个邪恶《规定》的贯彻实施，每三个月，监狱管理局来人到监狱了解每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，半年司法局和监狱管理局要检验法轮功学员的思想，有没有动遥？还坚持信念？不放弃修炼的，它们对法轮功学员都要定期考合。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，安排“攻坚组”，参与的犯人必须表现积极，尤其判无期和死缓的，还有吸毒犯，杀人犯，所谓能使坏的，就是积极分子。包夹每周要倍训，还要求包夹学习诽谤法轮大法的材料。


在监狱里，想提拔升官的狱警，从小队长到大队长，尤其是管思想，是直接迫害法轮功的恶警，指使包夹，采取各种手段，让家人参与迫害学员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每位警察都参与，不过有些是不得已的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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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引发退党大潮，截止2018年1月中旬，已有超过2亿9400多万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。








酷刑演示：注射不明药物（绘画）





加拿大警官称赞法轮功





加拿大警官称赞法轮功














当我离开邪党的监狱之前，一位在此服刑多年的人对我说，你能代我向你们大法弟子致敬吗？我说可以，然后他说：“请向所有的大法弟子致敬，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，如果没有你们的存在，我认为中国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”


他已经在这个监狱里很多年了，亲眼见证了很多大法弟子，也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对大法一直抱着正面的态度，也多次或明或暗的帮助过大法弟子。


还有这么一件事，在看守所周末的晚上，是监房所谓“学习”的时候。有在押人员让我给大家唱大法弟子的歌，我就给大家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《为你而来》。这首歌曲我以前也多次给监房里的人唱过，我也给这些人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且大部份人做了“三退”。唱到歌曲高潮阶段，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跟着一起喊“好”。声音非常响，使这个看守所的这个楼层西边的监房几乎都能听到。我唱了两遍，每遍唱完之后大家都很热烈的鼓掌，连隔壁房间的人也跟着鼓掌。这个事情发生后，第二天，该楼层的警长就对我吼，说我触及到他的底线了，将我调离这个房间，说这个房间已经快成了“法轮功房间”，不能再让我在这里了。


到了新的房间后的那天晚上，这个房间在禁闭室的旁边，有个人被关在里面不停的叫喊，骂警察。声音很大，使整个二楼的房间都没办法睡觉。其间有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询问他，让他安静。但是都不奏效，一直闹到很晚。最后我过来问他是谁，他说是某某，正好是我原来所在房间的一个人，因为他心中难受，情绪无法自制，所以才不停的叫喊。我安慰他，告诉他休息一下，并告诉他在心中诚心的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这样对他会有帮助。渐渐的，过了一会，他不再叫喊了。停息下来了之后，大家都能睡觉了。


第二天，警长就找我，态度变的很和善，说求我一件事，让我回原来那个房间，安抚晚上那个关在禁闭室里的人。我想了想答应了，不过我说那个人情绪稳定后，我还是到这个新的房间来，因为我想这个新的房间有更多的人需要了解真相。


这个事情发生后，整个看守所很多的房间都知道了法轮功，也知道了大法的神奇之处。◇














